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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亭华

在祖国的土地上，我多想做一株麦穗啊
成串的星辰和星辰的翅膀
一朵朵云排开天空
盈满诗歌的眼眶，因为热爱家园
才郑重地把党章、党费叠好装进胸怀

对家园的整饬，来自一份温柔的渴望
如同春天对蝴蝶的邀请
漫山遍野的花朵绽放，要开出自己想要

的样子
仿佛不开完，花朵就不能活了

我的宁静正通往浩瀚的麦田
麦穗，被春天的风梳理
炊烟，在降落
我在接受您的馈赠，祖国的春风

美好的诗篇，让诗人心境澄澈
鸟儿隐身于语言的山巅，鹿群，在奔跑
怀着准备奔向山谷的骏马之心
啊，花团锦簇的山谷……

祖国，两个字，有千钧重
重到我只能写一写春风吹过手臂时的

感受
只能写一写
静静地落在孩子脸上的笑靥

我有一颗立志报国的心，从这里启航
任汗水流下来
任眼泪流下来
从秦、汉、唐、宋、元、明、清的汉字里
我愿为华夏文明做小小的韵脚

您是炎黄血脉里的河流
一撇是雄浑的黄河，一捺是浩荡的长江
引领着五千年的文明
磅礴恢宏气势，壮阔且悠远

大河两岸，喷发着丰收的喜悦和馥香
天和地，风和雨，高山流水，阳春白雪
做每一声鸟啼、每一声蛙鸣的聆听者
以采薇、采茶、采桑、采风的手
感受熟稔与优裕

那双红色大手所留下的深刻的指纹
烙上了东方巨龙的中国印腾飞在新世

纪的黎明
在风生水起的春天，耕耘播种
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拦阻春天的来临！

我的祖国，保持着纯洁的本色
仿佛一件御寒的棉衣，无论身在何方
始终穿在每一个游子的身上
温暖着心中的信仰与执著

惟有“逢山开道，遇水搭桥”的祖国
能够支撑我走向未来
仰望头顶的蔚蓝深远，舒展飞翔的渴盼
惟有“风物长宜放眼量”的祖国
让脚下的土地发光、发热

坐在祖国的窗前，眺望红尘
让我静下心来，喝一杯茶，写写方块字
消费晚风和薄薄的暮色
祖国啊，让我成为有归属感的人

我所热爱的祖国：上善若水，厚德载物
作为自由翱翔的鱼，呼吸于水
我们的征程是星辰大海
——祖国是永恒的灯塔
让想回家的人，找到了归航的路

我们的征程是星辰大海

□马英

汹涌而去的黄河之滨，
有一个地方叫巴音木仁，
这是阿拉善和这条河
最亲密的接吻。
大水东流，江河不老，
逝去的不只是历史的风云。

我站在飘摇的黄河浮桥上，
时光倒流，思绪已穿越，
仿若看见了清嘉庆二十年迷茫的秋色，
公元1815年的磴口、道兰苏海巴格，
还有1958年的巴音木仁公社。
穿越的时光啊，请你停留，
你是否还记得那时的我。

她的名字，是富饶的河，
她拥有水的沉默与沙漠的热烈。
老磴口的记忆，
如儿时的古墙般迷离斑驳。

往日的悲欢离合，都流过去了，
年复一年的游牧故事流过去了，
叮咚叮咚的驼铃声流过去了，
小尤雅的童年也流过去了。

命运之河，亦是生命之河，
晚霞映照渔村的笑靥。
巴音木仁啊，我也是过客，
而你，回想着往事，依旧静默。
你是苍天留在大地的新娘，
你是阿拉善永不放弃的守望。

巴音木仁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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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

乌兰浩特的天空，有时也是红色
的。那红色汪洋恣意，一泻千里，铺满
整个辽阔的大地。于是一切都燃烧起
来，宛若一场隆重的婚礼即将开启。
人站在黄昏永无绝灭的天地之间，犹
如宇宙中漂浮的一粒尘埃，渺小而又
决绝。夕阳用尽最后的力气，迸射出
苍凉的激情，染红即将逝去的此刻世
界。一切都在消亡中焕发生机，仿佛
婴儿初降尘世，散发神圣寂静之光。

这个时刻，“红色之城”乌兰浩特
不再是曾被风云席卷的城市。一切动
荡的烟尘都被广袤的草原过滤，而后
下坠，化为泥土。空气中散发着独属
于秋天的清甜，草捆躺倒在大地上，向
着苍天发出深情的呼唤。每一棵草都
与另外的一棵拥抱在一起，似乎生前
它们就曾这样亲密无间。草地宛若没
有边际的河流，从高山上倾泻而下，并
在秋风扫荡过的大地上，现出黄绿相
间的斑驳色泽。就在这清瘦的草地
上，归流河正如回家的马群，缓缓经
过。牧羊人轻轻挥舞着鞭子，驱赶着
羊群下山。金色的夕阳洒在一头孤独
的奶牛身上，将它化作一尊圣洁的雕
塑。河流，草木，风车，行人，昆虫，花
朵，一切事物都在这动人心魄的光影
中熠熠闪光。

在乌兰浩特，我想随便找一个山
坡停留下来，化作一株草，一棵树，一
片云，一只蚂蚁，在四季的风里度过短
暂却又自由的一生。或者，只是停留
一个闲散的下午也好。大道上什么人
也没有，空空荡荡的，仿佛这片草原从
未被人发现。偶尔，有汽车疾驰而过，
扬起的尘土在阳光里飘浮片刻，随即
消失不见。

一个围着粉色碎花头巾的女人，
蹲坐在交叉路口，平静地等待人来买
她的沙果。沙果是从不远的村庄里，
自家庭院的树上采下的。大道上走过
的人，隔着低矮的院墙，会看到一株被
累累硕果压弯了枝头的沙果树，正满
面红光地探出秋天。沧桑的枝干让人
知晓它在世间存活的年月，比女人嫁
来的时光还要久远。它与进进出出的
奶牛、绵羊、母猪、公鹅、猫狗，一起构
成家园温暖的部分。

秋天，满树沉甸甸的沙果点燃了
女人的心。她站在院子里仰头采摘的
时候，想到的不只是缀满枝头的收获，
还有更远一些的幸福，沙果一样酸甜
多汁的幸福。因了这些琐碎又明亮的
幸福，她担着两筐红艳艳的沙果，走在
阳光微醺的大道上，觉得人生静寂美
好。只有影子陪伴着她。有时，她会
低头跟影子说一会话，倾诉生活中那
些细碎的烦恼，还有茂密丛生的渴
望。大道沿着草原伸向无尽的远方，
那里有一些什么，女人并不关心。此
刻，她只想遇到一个陌生的路人，买下
挂满整个秋天的沙果。她也会抬头看
看远处的山坡，自家的牛羊正在那里
欢快地觅食。邻家放羊的男人挥舞着
鞭子，赶着羊群前往阳光丰沛的草

地。大大小小的村庄静卧在乌兰浩
特，犹如乌兰浩特横亘在蒙古高原。

秋天的乌兰浩特，万物因成熟而
趋向谦卑。夏日怒放的繁花，此时也
舒缓了节奏，它们不再亲密地簇拥起
舞，而是在清冷的虫鸣中思考即将抵
达的死亡。一朵曾经在夏日草原上傲
然绽放的曼陀罗花，此时以倾听的谦
逊姿态，向着大地慢慢俯下身去。它
不再关心烈烈大风如何刮过山岗，掠
过树梢，吹过田舍，扫过群马；它也不
关心有多少果实在秋天里炸裂，轰隆
隆开来的打草机，又将把紫色的苜蓿
带去何处。此刻，它只想用尽生命中
最后的力气，低头亲吻赐予它生命的
大地。对于一株花，死亡不是终结，而
是沉寂一冬的睡眠，是一场风雪中漫
长的梦。数以万计的花朵都将在秋天
的乌兰浩特，奔赴这一场浪漫之约。
它们以枯萎凋零的极简姿态，重新汇
聚在一起。正如此刻陷入黄昏的北半
球，旧的太阳即将消失，而崭新的一
轮，又会在漫漫长夜后升起。

一株草仰卧在成百上千的草捆中
间，并不觉得悲伤。在它与一大片草
丛根系相连、翩跹起舞的时候，云朵曾
将好看的影子落在它的身上，宛若一
幅关于爱情的剪影。清晨的风掠过雀
跃的草尖，带走一颗正在睡梦中的晶
莹的露珠。一只小鸟在它轻柔的枝叶
上舞蹈，并用纤细的双脚，为它写下一
首爱的赞美诗。它还亲吻过一粒新鲜
饱满的草籽，一片闪闪发光的草茎，并
将尖细的嘴唇深入缠绕的根须，追寻
一只肥胖的虫子。它也一定卧在湿漉
漉的草丛里，倾听过大地的声响，从星
球的另一端传来的遥远的声响；或者
仰望星空，追逐一颗亿万光年前的星
星瞬间划过的痕迹。一只鸟从不关心
人间的事。一束离开了泥土的草，也
不关心身后的事。它只偶尔怀念过
去，追忆一生中葳蕤繁茂的夏日，它曾
与无数株草站立在大地上，迎接每一
个晨雾弥漫的黎明，也送走每一个万
籁俱寂的夜晚。

一株草与另一株草会说些什么
呢？在秋天的打草机进驻以前，它们
从未离开过脚下丰茂的草原。许多年
前，它们的种子被大风无意中刮到这
里，便落地生根，并与另外的一株草生
死相依。成千上万株草，被神秘的力
量聚合成宇宙星空下起伏的汪洋。没
有人关心一株草与另外的一株有什么
区别，甚至它们的名字，是叫针茅还是
冰草，也无人知晓。只有母亲般苍茫
的大地，环拥着无数棵草，从一个春天
走到另一个春天。

在乌兰浩特，两株草依偎在一起，
在春天的阳光里亲密地私语。它们说
了很多的话，仿佛要将前世今生的思
念，全在这个盎然的春天说完。这样，
当它们被打草机带走，去往未知的庭
院，一生永别，就可以了无悲伤。一朵
鸢尾即将绽放，它在两株草的情话里
有些羞涩，于是它推迟花期，只为不争
抢这份爱情的光环。途经此地的人
们，会惊喜地发现，无数的草汇聚成一
条黄绿相间的河流，伸向无尽的远

方。荡漾的水面上，还夹杂着去年冬
天残留的一点雪白。春风掠过乌兰浩
特，两株草发出细微的碰撞，仿佛柔软
的手指抚过颤抖的肌肤。要等到夏
天，归流河化为脱缰的野马，在草原上
撒欢奔跑，两株草的爱情才会迸发出
更热烈的声响。它们根基缠绕，枝叶
相连，舌尖亲吻着舌尖，肢体触碰着肢
体。它们在无遮无拦的阳光下歌唱，
它们在漫天星光下歌唱，它们要生生
世世，永不分离。如果秋天没有抵达，
两株相爱的草并不关心牛羊踩踏或者
啃食它们的身体，只要一阵风过，它们
又施了魔法般恢复如初。它们在疯狂
地生长，它们也在疯狂地相爱。它们
要将这份爱情，告诉整个草原。

可是，秋天还是来了。它从未在
这片大地上迟到。每年的八月，夏日
的欢呼还未结束，旅行的人们还在涌
向乌兰浩特。阿尔山云雾氤氲的天池
里，也映出无数行人的面容。就在这
个时刻，打草机列队开进草原。两株
草即将分离，它们茎叶衰颓，容颜苍
老，但它们依然没有哀愁。风慢慢凉
了，深夜隔窗听到，宛若婴儿的哭泣。
两株草在夜晚的风里温柔地触碰一
下，便安然睡去，仿佛朝阳升起，又是
蓬勃的一天。死亡与新生在大地上日
夜交替，一株草早已洞悉这残酷又亘
古的自然法则，所以它们坦然接受最
后的生，正如它们坦然接受即将抵达
的死。

此刻，我途经乌兰浩特，看到星罗
棋布的草捆，安静仰卧在草原上，仿佛
群星闪烁在漆黑的夜空。一生中它们
第一次离开大地，踏上未知又可以预
知的旅程。一株草与另外的一株，被
紧紧捆缚在一起，犹如爱人生离死别
的姿态。秋天的阳光化作细碎的金
子，洒满高原。泉水从绵延起伏的山
上流淌下来，在大地肌肤上雕刻出细
长深邃的纹理。空气中是沁人的凉，
牛羊舒展着四肢，在山坡上缓慢地享
用着最后的绿。

我们将去旅行。一株草嗅着熟透
了的秋天，对另一株草深情地说。

是的，我们将穿过打草机、捆草
机、车厢、草叉、牛羊的肠胃去旅行。
另一株草看着高远的天空平静地说。
那里，正有大朵大朵的白，在幽深的蓝
色海洋上漂浮。

最终，我们还会回到曾经相爱的
大地。那时，我们的身体将落满干枯
的牛粪，绽开烂漫的花朵，也爬满美
丽的昆虫。它们这样想，却谁也没有
说。

我注视着这一片秋天的山地草
原，知道冬天很快就要到来，大雪将覆
盖所有轻柔的絮语。而后便是另一个
春天，那时，会有另外的两株草开始相
爱。就在过去两株草曾经栖息的家
园，它们生机勃勃，宛如新生。

在乌兰浩特，两株草说了很多的话

□草白

这些年，我去往不同的城市，看画
展或博物馆里的文物展。有时候，我
什么也没看，只在一个空无一物、毫无
亮光的空间里枯坐着，听海水拍打礁
石的声音——它们来自一个录音系
统，“大海”也不是真正的海，只是一个
拍自海边的视频。但没有气味，荒凉
的博物馆或美术馆展厅里没有海的气
味，岩石的气味，沙子和阳光的气味。
它只是一个逼真的视频，一场荒腔走
板的模仿秀。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了保存，
人们把什么东西都往博物馆里一搬了
事，大到一座城池，小至一块腐朽的
木头、一枚远古的玉器以及先人饮水
吃肉所用的器皿，等等，都被收罗至
一处。那些来自不同地域、民族，甚
至国家的物品，远离故土和栖身之
地，躺在天鹅绒铺就的玻璃展柜里，
接受射灯及他人目光的注视。日日
从它们面前走过的人，到底看见了什
么？人们所见的大概只是物拙朴的
外形，斑驳的表面，精美的局部，而它
们在脱离具体环境后的惶然与不安又
有几人能见？

博物馆、美术馆、各种大大小小的
陈列馆里，随处可见厚厚沉沉的时间，
以成百、上千年，甚至数万年计，而展
馆本身给人时间停止流动之感。它是
隔绝的，没有向外敞开的窗户，风、阳
光和雨水都不能进来。在那里，青苔
停止生长，落叶不再覆盖森林；没有河
流、独木舟、大型动物的脚印，没有风
沙、冰雹、海水倒灌，更没有时间轴的
缓慢移动。

从此，外部世界发生的一切，与这
展柜里的陈列物无关。自从被时间轴
里连根拔起，置于这人工隔绝的环境
后，一切再没有改变的可能。曾经属
于一国一族的圣物在明晃晃的射灯照

耀下，被仓惶地展览、漫不经心地注
视。

流水的中断，朝代的更迭，以及故
土的分崩离析，使得它们不得不委身
于此。当失掉存身的空间后，时间也
随之凝结。

我所居的城市，也是7000年马家
浜遗址所在地，从那里出土的红衣陶
器、玉器、兽骨和鱼骨至今仍保存在本
地博物馆。有一年春天，我无意中闯入
那个被油菜花和田地包围的荒野郊外
——当年的挖掘现场，如今依然荒草萋
萋。绕过丛生的荆棘，侵道的野草野
花，我走在长长的条石路上。石条掩映
在荒草丛中或庄稼地里，上面布有圆形
孔穴，好似先人手工劳作之遗留物。

不远处，遗址腹地上，竖立着九根
图腾柱，中间一柱为醒目的石锛造型，
其余木柱也无一柱相似。成片的庄稼
地、丛生的荒草中，它们的出现宛如神
迹，让人惊异。近前细看，上面的刻
纹、图案、装饰，带着古老的巫语，又好
似风雨中天然生成。我想起英国索尔
兹伯里平原上的巨石阵。它们被英国
作家哈代写入长篇小说《苔丝》中。同
名电影里，那个叫苔丝的姑娘在杀死
她悲剧命运的制造者后，与爱人克莱
尔逃至那里，黎明之前，他们之间有一
段关于巨石阵来源的对话。

江南的乡野大地上，九根木质图
腾柱直指湛蓝天穹，仿佛亘古以来便
已存在，并永远存在下去。

还有石碑，还有碑身上的神人兽面
像，肖似遗址里出土的“兽面形陶器耳”，
双圈大眼，粗鼻上翘，张口呈吼叫状。

遗址现场，朴拙的条石路、木质图
腾柱，还是神人兽面像……这些并不
是来自远古的遗留物，而是当代雕塑
家陆乐的作品。它们屹立在考古发掘
现场，经受阳光滋润，风雨侵蚀。它们
的存在，隐隐地，将此刻与过去的肉眼
不可见的世界接续上，代替那些进了
博物馆展厅里的文物，继续留守和看

护着这片土地。
这个位于荒草丛中、庄稼地里的

雕塑群，题为《痕迹》。
雕塑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既是对

过往时间的总结，其本身也处于时间
的永恒流逝之中。它与落花相伴，也
与流水为邻。它是时间的参与者和见
证者。当博物馆展厅里古陶器和古玉
器上留存的声音日渐式微，人们从荒
草丛中、从遗址现场的图腾柱上，或许
可聆听到先人静默的歌吟。

这之后，不同的季节里，我都去过
那里。

有一次，我甚至在庄稼地里迷路
了，或远远地看见屹立的图腾柱，却怎
么也无法靠近。而每一次，经重重寻
觅之后的猝然相见，常有怦然心动之
感。那种感动，人大概只有在自然中
才能获得。

一个野生的环境，不断生长的空
间，随处弥漫的声响——它们来自尘
埃深处，源于死去生物的鸣唱。发生
在那里的一切，不会过时，永不消失。

遗址，既为痕迹，也为重要的现场。
而所有艺术活动，其宗旨大概就

在于如何从现场出发，将自身存在纳
入时间流逝的缓慢进程中。从遗址动
身，再去博物馆观看展览物，一切似乎
都变得不一样了。

具体到写作，如何与遥远的过去
发生关系，便成了所有叙述活动的出
发点。那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事，人一
旦进入创作中，便是逐步回到往昔的
怀抱，将渔网奋力撒向记忆的大海，去
打捞沉睡中短暂而微弱的瞬间。

总是这样，我们送走流水，又回到
流水的身边。

与落花相伴

□关福财

梅花，永不凋落的意象

梅花开启芳唇，如梦如幻，宛如轻
盈飘逸的飞天，引出季节高处的柔软，
道破花蕾挣脱紧紧束缚的寒。

尘世上的万物不仅是时间的注解，
更是时间的主角，给时间以存在的意
义。万物与时间，其实就是河与岸的关
系。次第绽放的梅花，正如起伏的涛声
依次拍打着岁月的岸。我坐在岸边摆
渡心河泛起的微澜。

梅花的绽放与料峭的春寒相伴，倾
听一万句风雨的激励，也不如自己打开
一片命运的花瓣。每一朵花都是我仰
望的一座心灵芳园、一面远行的风帆。

我和梅是这片时空里互为抵达的
意象。每一朵花都在唤回一个个词语
迷途的慌乱，这些花朵既是名词也是动
词，作为形容词的叶片正推敲修饰春天
的恰当空间。

若有风，就拂面而来；若有雨，要如
春风般柔细轻软。那一缕缕湿润的梅
香，让长久的等待有了深情的回望。

面对辽阔的岁月，我不敢自诩渐老
与沧桑，只言人间无限春光。

桃花，让爱再一次起航

桃花如潮涌过来，一浪接着一浪追
逐着心跳。

我默默地凝望，不敢触碰其中的任
何一朵，怕碰落的不仅仅是花瓣，更有
灿烂背后的一路心酸。

年过不惑更喜沉默。不想再做花
的角色，只当春天的使者。余生甘愿做
叶子的事业，行走四季，安抚岁月的冷
暖。让熟悉的日子，不再是盛宴后的狼
藉与寂寞。

满树的桃花，沿着岁月的河流，浩浩

荡荡千帆竞发。风吹岸边那久久的凝
视，蓦然回首青春竟是无法抵达的天涯。

这个春天，我又一次身不由己地爱
上了这个低处充满烟火的人间，爱上擦
肩而过每一张绽放的笑脸，顺便也真心
地爱一次自己作为人间的过客。

但愿每一朵桃花都不会嘲笑我，爱
的过于直白和简单。此时，只想任性地
虚度一次这段午后的时刻，静静地呆坐，
一点一点地看着桃花瓣上漫长的日落。

梨花，芬芳一轮皎洁的梦

梨花，春天唯一允许不必融化的
雪，她们的白超越季节，压低枝头暗香
的摇曳。

无情的岁月被一只燕子掀开细雨
的帘帷，多情的梨花满脸的泪，风含千
朵花只为春日醉。

人间留得住，唯是草木心。梨树上
绽放的是人间的美学，春光不负万物的
轮回。

在一树梨花前，我的欲望开始收
敛，粗糙的文字不再描写恣意的狂野，
用一朵花抚慰今夜的梦。

窗外花已睡，只有暗香醒。夜里的
花朵发出甜美细微的鼾声，花朵里睡着
静谧安详的世界。

梦里已忘是人间客，醒来却见月摇
一枝婆娑，月是梨花内心的盈缺。

风拈花枝，花不语。月光是时空永
不寂灭的白羽，栖落于梨花之上。

今夜被千盏梨花照亮，最大的那一
朵叫作明月。梨花的祝福是挂满枝头
人间的笑靥。

花说，我的梦是盛开的一轮皎洁。
月说，我的梦是漂泊的万朵芬芳。

春花烂漫（组章）

□王纯

父亲是农民，二十四节气在他的生
活中起到极为重要的引领作用。

可以这样说，他对什么阴历、阳历
以及一年十二个月、今天星期几之类概
念比较模糊，唯独对二十四节气了如指
掌。他经常犯糊涂：“今天几号来着？”
但如果问他现在是什么节气，他会脱口
而出：“立春第五天！”“惊蛰第七天！”他
的回答，准确无误，而且语气里透出几
分得意。二十四节气都在父亲心里装
着，他成竹在胸，底气十足。二十四节
气，如同二十四幅画，是父亲生活长廊
里收藏的珍宝。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
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
寒。”这首歌谣，是父亲教给我的。开始
的时候，我以为这是父亲把他了如指掌
的二十四节气编成了歌谣。父亲哈哈
大笑，说：“我可不会编歌谣，二十四节
气是老祖宗的智慧和经验，我不过是学
会了用来指导咱们种庄稼。年年跟着
节气走，日子越过越富有！”

二十四节气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产
物，反映了自然节律的变化，用来指导
农业生产。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二十四节气有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
化内涵，而且包含着丰富多彩的民俗，
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

这些知识父亲是说不上来的，但他
比我更懂得二十四节气的意义和魅
力。父亲关注二十四节气，他对气温升
降以及物候变化极为敏感。我有时候
觉得，他比大自然中的花草树木和鸟兽
鱼虫还要敏感，能够捕捉到节气变化的
每一个细微信息。当然，父亲也会通过
万物的变化来印证节气的规律。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二十四节气是一个媒
介，把父亲与自然万物紧紧联系起来，
并且和谐地融为一体。节气更迭，物候
变化，大自然把一幅幅流动的画面向前
推进，父亲沿着这样的踪迹，把田园打
理得井然有序。

“立春雨水渐，惊蛰虫不眠。春分
近清明，采茶谷雨前。”“立夏落雨，谷米
如雨。”“到了夏至节，锄头不能歇。”“立
秋雨淋淋，遍地是黄金。”这类的谚语，
父亲知道得特别多。他每每说起来，语
调都是悠长自在的，仿佛念诗一般。二
十四节气，对父亲来说是诗意的。虽然
终年劳作，万般艰辛，但他好像从来不
觉得苦。我小时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
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时
候，父亲说：“盘中餐是甜的，春种秋收，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没有啥事比这更有
意思了！”父亲用二十四节气指引农事，
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换来沉甸甸的收
获，这对他来说是莫大的幸福。有付
出，有收获，土地不会辜负人的努力，
上天不会辜负人的付出。二十四节气里
有古老的经验，也有耐人揣摩的哲思和
智慧。

父亲的二十四节气，也是他情绪的
晴雨表。每到立春或者立秋时，他就异
常兴奋。耕耘或者收获，都是一种幸
福。到了立冬，父亲会觉得空落落的。
他说话的语速也慢了许多：“立冬先封
地，小雪河封严。”农闲了，父亲的生活节
奏慢了下来。二十四节气，也告诉我们
过日子要张弛有度。父亲的二十四节
气，诗意精彩，丰富厚重。

父亲的二十四节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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